
去年 5 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

款 2 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曹德旺，1946 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

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

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

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

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

水，他只念了 5 年书便辍学了。 从 16 岁开始，他倒过烟

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

直至上世纪 80 年代创办企业。

从 1998 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

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

广。2008 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 2000

万元。 2010 年，曹氏父子捐款 10 亿元，去向分布如下：

玉树 1 亿元，西南五省区 2 亿元，福州市图书馆 4 亿元，

福清市公益事业 3 亿元。

从 1983 年至今， 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 16 亿

元。 （据《广州日报》）

核心提示

2011 年 3 月 10 日 星期四

06

编辑 / 王娜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中国新闻·深读

“最苛刻捐款”触动中国捐款体制

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区捐款 2 亿元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在近日举行的西

部五省区 2 亿元捐款

项 目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来自云南、贵州等

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

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

送给企业家、 慈善家

曹德旺。

10 个月前， 这笔

捐款似乎充满了“夭

折”的危机，因为曹德

旺 提 出 了 苛 刻 的 要

求 ： 要在半年内将 2

亿元善款发放到近 10

万农户手中， 且差错

率不超过 1%， 管理费

不超过善款的 3%；远

低于“行规”的 10%。

这次捐款被称为

“史上最苛刻捐款”，

曹德旺甚至还聘请 、

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

员会， 对善款的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 ， 这也

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

公 益 捐 款 问 责 的 先

河。

“史上最苛刻捐

款” 在社会上引起了

极大的反响 ， 如此苛

刻的条件 ， 无疑是对

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

挑战。

较真的慈善家：“该省一分省一分”

谈起这笔捐款， 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

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 老百姓的生

活很苦。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

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

去年 5 月 4 日，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

应碧亲赴福建， 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 段应碧心里有些

忐忑。 他对同事说， 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

钱， 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 因为对方

提的要求很高。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 曹德旺对每一分钱

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

该省一分省一分。 ”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

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

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我这里有钱， 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

了。 ”曹德旺说。

“史上最苛刻”：差错率超过 1%基金会就得赔偿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

同约定： 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 2 亿元捐款

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 10 万户困难群众手

中； 善款下发之后， 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

10%的受助家庭， 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 1%，

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 1%的部分予以 30

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 600 万元， 这笔钱是

按 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 曹德旺说，他知道

“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 10%，他定出 3%

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 他请专业机构

测算过，觉得 600 万元足矣。

“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

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 ”中

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

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 从而吸引更多

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

示。

另一个挑战是 1%的差错率。 陈红涛说，

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 1%

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 100%准确。 但此

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 5 个省区的近 10

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 他有自己的逻辑。

“协议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我的目的

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 如果有人想走

后门把这笔钱分流一点，做不到！ ”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

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 全程监

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

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

会每 10 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

的详细报告。

和时间赛跑：2 亿元捐款，6 个月，近 10 万农户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 确定受

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

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直接关系到合同

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

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基金会首

先圈定了 17 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

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 锁定

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把“有钱人”排

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

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

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

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

组织志愿者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

庞大的工作量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

迭。 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

11 项， 受助人数 1000 人的乡镇需要录入

11000 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

要一名扶贫专干花 2 天 ~3 天的时间才能完

成录入。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 剩下就是怎么发钱

的问题了。 为了确保 2000 元“救命钱” 不

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 基金会决定： 直接将

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 去除任何中间环

节。 为此， 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专用

存折。 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

农户手中， 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

到账。

超低管理费：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

浪费钱。 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

想马儿不吃草”。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

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

条款。 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

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

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 扶贫基金会在西南 6 所大学

里面挑选了 500 多名志愿者， 两人一个小组， 入村核

查，确定受益人名单。 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

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

至少要完成 20 户的核查工作。

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 1 个多小时的

山路，距离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 12 个小时

才能到达。 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

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各省、 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 2

元 / 户和 5 元 / 户的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 有时

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

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陈红涛说。

真实成本不止 3%？

有专家认为， 曹德旺 2 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

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 关键在于未计

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 北京大

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 8 日表示：“3%

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 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

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 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

都是比较低的。 ”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

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 8%~10%。 公

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 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

雄。 ”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

因而具有规模效应； 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

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表示， 曹德

旺 2 亿元捐款项目以 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

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 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 这表

明， 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

空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

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 10%。 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

是按最高标准来执行的。 他认为， 这个标准是不合理

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 有些

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

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 对于这样的

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而对于一些规模

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曹德旺


